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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适合的科幻文学作品开展阅读
教学，如何解读科幻文学作品与个体、社会
以及与时代之间的关联，是当前科幻阅读教
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宋明炜教授主编的

《中国科幻新浪潮》，适逢其时。这本书在更
深刻的理论研究维度，运用丰富的文本案
例，结合深邃的阅读思考，解答读者在阅读
科幻作品之时面临的溯源问题、分类问题，
中国话语语境之下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帮助
我们更好地借助科幻，思考当下，理解未
来。

自《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高奖雨
果奖以来，针对科幻作品开展阅读教学便成
为热门话题，例如2017年教育部统编版初中
语文教材选入刘慈欣科幻小说《带上她的眼
睛》；2018 年刘慈欣科幻小说 《微纪元》 成
为考题，出现在高考全国卷 （III）；2019 年
首份2020新高考官方模拟卷中考查了与科幻
小说相关的系列材料；2020年教育部发布全

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其中包括刘慈欣
的《三体》、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以及
张之路的 《非法智慧》 三部科幻文学作品
……

但热门背后，却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想
要开展科幻阅读教学却无从下手的尴尬现
状。

科幻文学作品，因其文本的特殊性，科
学话语的独特性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所差别，
初次阅读总是难以深入其科学与幻想的背后
去发现当中蕴藏的深意。

教师参考用书中将科幻作品进行简单的
二元划分：科幻小说历来有“软”“硬”之
分。缺乏理工科知识背景的科幻作家往往回
避小说中的科技原理，以传统的小说元素如
情节、人物、心理描写见长，是为“软科
幻”；反之，具备理工科知识的科幻作家往
往对小说涉及的科技原理尽量运用、理性诠
释，而往往忽略小说的人文关怀要素，是为

“硬科幻”。纠结于作品的“软”“硬”属
性，使得科幻阅读教学，往往忘了写作者借
由科幻这一特殊形式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宋明炜教授在 《在类型与未知之间——
科幻小说及其他形式》一文中指出，我们可

以将科幻看作是一种完全进入未知的文学，
它带来的不仅是阅读的满足，而且也有不
安、怀疑，甚至恐惧。

科幻小说在提供我们未知世界的同时，
也打开了不可思议、神秘莫测、超出一切平
凡体验的人文想象，而我们正可以通过科幻
文学的此种想象，看到“现实”中的不见，

“此刻”中的未来，“我们”中的他者。
最经典的科幻定义告诉我们，科幻是通

过一种类型化的想象框架，对陌生进行认
知。结合宋教授的观点，我们在提供科幻解
读的时候，不应该将学生的思维引导只局限
在科学与想象之中，而要给予更深刻的文学
可能，让年轻的科幻读者结合超越传统的思
维方式，挑战那些在社会中习以为常的观
念。通过这样的过程，了解并且建立个人存
在感和自我认同。

针对科幻是什么、科幻如何定义以及对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经典科幻的解读，宋教授
带领读者深入中国科幻发展的一线，其中最
精彩的篇章包括对刘慈欣《三体》系列中弹
星者与面壁者的解析，读来最大感受，堪称

“史上最全刘慈欣科幻小说阅读解析”。
《中国科幻新浪潮》 在探讨以上深刻问

题之余，还致力于发现并且展示优秀的青年
科幻创作者。例如文章中就多次提到陈楸
帆、飞氘、宝树、迟卉、潘海天、夏笳等众
多年轻的科幻创作者，宋教授将他们放置在
整体中国科幻大发展的语境之下进行讨论，
在试图改变普通读者对科幻小说“文学性偏
弱”的错误刻板印象同时，提供深入隐秘人
心的认知可能，让年轻一代中国科幻力量，
唱响古老地球之歌的期待，如同荒潮一般，
涌入科幻所照亮的不可见的国度。

宋明炜教授在 《致年轻的科幻读者们》
的文章末尾，如是写道：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 《三体》 的存
在，我读到 《中国太阳》《宇宙墓碑》，所
有童年的记忆都打开了。那个无限美好的
想象世界，在隐藏了许多年后，蓬勃而
出。我为年轻的读者，为如同我幼小时代
的年轻朋友们选编这本书，希望你们在好
奇的时候，有一扇门打开，让你看到一个
惊奇、美丽的世界。无论你将来成为科学
家、工程师医生、律师、创业者，或者普
通上班族，这个世界永远跟着你，不会失
去。你可以回到童年，回到未来，回到中
国科幻的创世纪。”

理论探讨

科 幻 阅 读 指 南 照 亮 未 知 世 界
□□ 潘铁豪

《中国科幻新浪潮》，宋明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4 月
出版。

““ 中 国 好 书中 国 好 书 ”” 月 榜月 榜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
书”评选活动已持续了近7年，其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
导全民阅读。这里介绍的是2020年6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中国扶贫》，雷明等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大流行”经济学：应对疫情冲击
与恢复经济增长》，蔡昉主编，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革命者》，何建明著，上海文艺出版
社。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
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陈正宏著，中华书局。

《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基于一所肿
瘤医院的现象学研究》，涂炯著，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微芒·1941》，何虹毅著，金城出版
社。

《我爱本草》，半夏著，花城出版社。
《我和小素》，黄春华著，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
《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花蚀著，商

务印书馆。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
行，已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
击。本书由多位经济学专家全方位
分析解读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特别是针对“三农”工作、产
业和全球供应链、就业和民生等社
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做了有深度和
有前瞻性的探讨。既充分认识了当
前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又能危
中见机，推演中国经济复苏的诸多
可行的路径，为我们战胜疫情、恢
复经济增长鼓舞了信心。

危中见机
推演中国经济复苏路径

作 者 通 过 大 量 的 实 地 探 访 材
料，集中展示了国内外几十家动物
园的特色亮点，讲述了这些动物园
的精彩故事及其相关的科学知识，
并对各动物园的设计进行分析讲
解，探讨了什么是好的动物园、如
何逛动物园，以及动物园存在的意
义。作品将自然教育和大众的日常
生活紧密结合，文字生动有趣却又
不失准确严谨，引导读者重新认识
和思考动物园，它让你明白，逛动
物园，原来真的是一件正经事。

自然教育
探讨动物园存在意义

不记得是哪位名人曾说过：人生就像一列正
在行驶的火车，每一站都有人上下，活着的人只
不过是晚下车而已，早晚也会同样驶向人生的终
点。说这话，当然是为了让人看淡生死，泰然接
受所熟悉人的离世；但是，人毕竟是感情动物，
同行的人提前下站，难免会兔死狐悲，尤其是越
近终点，陪伴的人越少，更容易让人悲伤寂寥。

2020年8月1日，87岁的邵燕祥先生走下了
与我们同行的人生列车，“列车”里原本就稀缺
的人文情怀又减少一分，暑天里让人感到了寒
意。回顾近年来一个个文学大师逐一中断人生旅
程，从我们视野永远消失，让人不免万分难过。

邵燕祥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因诗
成名，以文名世，凭借杂文更是成就了他独有的
风骨、傲骨，完成了由真情诗人向傲骨杂文家的
蜕变。如果说他早期诗文多为欢乐、真诚地歌
颂，向着太阳吟唱，晚年作品则侧重于忧患、深
沉地思索，面向大地发问，彰显了极为难得的独
立思考、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

我更喜欢邵燕祥的杂文。杂文常被喻为刺向
社会时弊的“投枪匕首”，尽管邵先生自谦不敢
奢望写出什么“投枪匕首”似的文章，但他的杂
文确实起到了“投枪匕首”的作用。我上大学和
研究生期间曾读过他的许多杂文，对那时他写的

《人是有尾巴的吗？》一文印象尤深。作者把那个
荒唐年代掌权者批判、“教育”知识分子的常用
语——“翘尾巴”“夹尾巴”“脱了裤子割尾
巴”，类同于脏话和人格侮辱，予以无情的嘲讽
和鞭挞。在邵燕祥看来，“那动辄指责别人‘翘
尾巴’者，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你翘则不可；
动辄训斥别人‘夹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

‘翘’不‘夹’的特权；动辄勒令别人‘割尾
巴’……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
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尾巴。”

邵燕祥先生是在睡梦中辞世的。经历了血
雨腥风的人生坎坷，看惯了黑白颠倒的世态炎
凉，晚年的他秉承“以真实示人，不撒谎，不
装相”的人生态度，活得轻松自在，写得潇洒
自如，死得恬静安详。只可惜，他的去世却留
下了再也难寻辛辣杂文的遗憾。这真是：“雨
燕辞别梦静祥，呢喃吐射似刀枪？都言兴盛喜
歌唱，自此难寻辣令章。”

余光中是我喜爱的台湾诗人，他于1972年创作的《乡愁》
韵律优美，感情真挚，成为台湾同胞思念大陆亲人、期盼祖国统
一的经典名作。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还是出色的散文家、
著名的批评家，更是优秀的翻译家，一生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
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可谓著作等身，跨界
横行，名扬四海。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先生逝世，享年89
岁。闻此噩耗，不生伤感，遂谨作诗一首，以表哀伤、敬佩之
情：“一首乡愁激共鸣，海峡难断思念情。身离大陆心接地，手
断骨头肉连筋。诗歌散文独树帜，评论翻译两横行。巨匠驾鹤西
行去，余光永存忆中影。”

2018年是近年来知名作家去世人数最多的一年，先后有况
浩文、李敖、洛夫、金庸、二月河等逝世。况浩文为业余作家，
所著《南岭之鹰》《宝笈疑云》《麒麟花》等小说并不被人所熟
知，但《一双绣花鞋》却是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年代家喻户晓的

“黑书”。它曾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后被改编成同名电
视连续剧和电影《雾都茫茫》等影视作品，成为与《第二次握
手》齐名的草根文学传奇。

金庸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与古龙、梁羽生、温
瑞安并称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他在华人世界拥有无数铁粉，
曾出任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被聘为中国作协
第七届全委会名誉副主席，逝世于2018年10月30日，享年94
岁。李敖以时评写作著称，文笔犀利刻薄，批判色彩浓厚，嬉笑
怒骂皆成文章，自诩“中国白话文第一人”，2018年3月18日在
台北过世，享年83岁。洛夫与余光中一道被誉为世界华文诗坛
双子星座，我 1993 年 10 月应邀出席在西南师范大学主办的

“93’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时，曾目睹大师尊容。他于2018年
3月19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1岁。

2018年的11月15日，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病逝，享
年73岁。二月河以创作“帝王系列”作品而享誉海内外，他的

“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开
创了当代帝王文学写作先河，促进了宫廷影视剧繁荣泛滥，对
三位帝王的颂扬和美化多被评论家诟病。有感于2018年一批文
学大家辞世，我曾在那一年底作诗一首，以表哀悼、感慨之
意：“阎王戊戌安歹心，狂
收中华文曲星。金庸仗剑骑
鹤去，二月开河裹冰行。挥
笔一支书峰像，落霞三部帝
王形。李敖洛夫况浩文，异
样哀思同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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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 宋进生 摄

“科幻十条”公布后，业内奔走相
告，纷纷在字里行间寻找扶持政策。
然而我关注的却是写在宗旨里的那句
话——坚持科幻电影发展正确方向！

如果你还觉得国外科幻电影都是
题材丰富、积极向上、并且观众如
织，那你一定有很多年没关注科幻
片。阴暗、晦涩、不知所云，只会玩
技术的科幻片充斥国外银幕，观众也
正在用脚投票。

笔者以为，虽然国内科幻界言必
称好莱坞，但是国外科幻电影早就在
错误的方向走了很多年，并且已经被
市场所教训。导致衰败的原因主要有
两个：高概念模式以及负面未来观。

高概念模式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
出现在美国电视电影界，他们要求电
影主线能用几句话说清楚，这使得影
视作品更倾向于主观编造，而不是关
注现实，反映现实。

高概念模式催生了IP市场，出现
很多孵化公司。他们买下版权就是为
了再交易，而不是拍作品，于是就要
不断炒作这些版权。当迪士尼于十几
年前迅速扩张后，又把造型要求引入
高概念，要求在拍摄前就把玩具、纪
念品甚至主题公园都设计好。电影主
线不再是故事，而是各种可以交易的
造型。

历史上，高概念运作曾经是科幻
电影的推手。这种模式更喜欢科幻和
魔幻，而不是现实题材，前者可以衍
生IP，而后者很难。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一大批好莱坞经典科幻片能够立
项、出品、成功，都与高概念模式有
关。

然而，很多优秀科幻小说并不适
于高概念模式。它们更多地讲科学，
而不能形成造型。2014 年有人统计，
当时全球票房前一百部的科幻片，只
有九部改编自小说，菲利普-迪克就占
几部。可以说，外国科幻电影越来越
和他们的科幻文学脱钩，并没有把后
者积累的科学素材，或者所展示的科

学精神搬上银幕。
另一个负面影响来自悲观的未来

观。科幻作品的精神内涵就是对未来
的看法。早期科幻明快亮丽，积极上
进，追求进步，重视科学价值，原因
就是多出自乐观的未来观。中国直到
80年代的科幻小说，基本也都在乐观
未来观指导下创作出来。

然而自1970年代开始，悲观的未
来观在西方学界诞生，迅速形成影
响。反映到科幻电影中，就出现了第
一版 《猿猴世界》《疯狂的麦克斯》

《终结者》之类作品。如果说在当时，
这些作品还有警世效果，能够催人反
省的话，后来就成为套路，滋生很多
东施效颦之作。

对此，国外电影人已经有深刻反
省。他们讽刺说美国电影正被一家玩

具公司所绑架（指迪士尼），认为这种
模式完全是反艺术。

在 2015 年 上 映 的 《明 日 世 界》
中，过去的美国人积极向上，当代美
国人消极悲观。电影呼吁，如果我们
相信未来是悲观的，这种未来可能真
会到来。

迈克尔-克莱顿贡献过《侏罗纪公
园》 和 《西部世界》 这些顶尖IP。他
在去世前最后一部作品 《恐惧状态》
里，将矛头直指商业媒体，认为这些
人在散布悲观的未来观，原因是坏消
息容易卖钱。

前世界未来学会主席柯尼什作过
总结：如果你喜欢未来，你就会对它
感兴趣，就会关注它，研究它。如果
你讨厌未来，你只想避开它，也不会
关注它究竟会怎样。

如今的外国科幻片恰恰反映后一
类人的思路。他们并不关注未来，也
不关注科技。他们认为今天人类的某
种错误会放大五十倍，或者持续一百
年。以这种思路拍成的科幻电影必然
灰暗破败，消极无聊，更谈不上有什
么想象力。充其量是铁皮机器人，或
者连监控都没有的宇宙飞船，因为他
们只会延用几十年前的陈旧概念。

中国新时期电影市场是在 2002
年，由 《英雄》 开始启动。当年只有
10亿票房，到去年增加了几十倍。所
以，绝大多数电影从业者都在过去十
几年入行。而他们所借鉴的，就是高
概念模式，外加悲观的未来观。我曾
经问一位科幻电影项目策划人，为什
么你们在科幻片里设定未来，就只会
写人类要毁灭？他说，他没看过相反
的科幻片！

这代中国电影人更是言必称高概
念。我接触过一些科幻项目，概念图
画了几百张，纪念品都做出一批，剧
本居然还没有写。

观察电影界本身，我看不到打破
这些错误方向的力量，“科幻十条”来
得正及时。它所要扶持的科幻片，必
须“植根当代中国创新创造，把握科
技前沿、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
精神，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
合，”恰恰是高概念模式，以及悲观未
来观的反面。如果能落实，不仅会推
出一批充满正能量的中国科幻片，甚
至有可能让世界科幻电影进入新时
代。这方面我很有自信，能避免科幻
进一步走向没落的力量，有可能就出
现在这片土地上。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
会常务理事）

《《终结者终结者》》

《《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


